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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绒追美

季 节 行 吟

眼 前 是 一 本 杂 志 的 封 面
照：两位很有土风的佤族姐妹，
戴着硕大的银圈耳环，赤膊上
套着银质臂钏，披发，身着黑地
嵌红色横线条的短衣筒裙。内
页，有简短文字说明她俩皆能
歌善舞且同是为了爱情，一位
留在了云南，一位去到了深圳。
于此，我的也许显得多余的担
忧不请自来：我不知那位去到

深圳的姐姐是否还会保持她原
有的美——排除年龄的影响；
我知道许多人的美还有赖于一
定的环境，就像那些时尚女性
对时尚的衣饰发型妆容等的依
赖一样。

人如何才能在新的环境下
保持本色从而避免褪色或变色
呢？这里我假定保持本色是她
的最佳选择。我想这里面最重

要的东西还在于对自己美的本
源 有 所 认 识 并 能 保 持 那 份 本
源。人不是动植物，人与动植物
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有较强的
主 观 能 动 性 即 有 较 强 大 的 内
在；但同时，人作为生物，又具
有同为生物的植物和动物的共
性，即受环境影响的特性。故
此，关于人也就有了倚重于内
在与倚重于外在的两种不同的

美：倚重于内在的美受环境变
化影响小，倚重于外在的美受
环境变化影响大。故此，关于那
位去到深圳的侗族姑娘，就有
了如下美的方法或结局：如果
说她美的本源来自于心灵，那
她保持美的诀窍就在于固心；
反之，如果说她美的本源来自
于环境，那她去了深圳也就失
去她原有的土风美了。

心 灵 微 博

别园
◎喻永军

入夏以来，丹巴的雨就明显的多了起来，虽然田
地里已不再干旱，那些山林也不怎么稀罕雨水的滋
润，然而这对于原本就旱多雨水的干热河谷来说，是
再好不过的事了。不过，雨水一多，一些好的不好的
消息便接踵而至，今天这里涨水，明天那里垮方……
于是，寨子里的人们不再心安理得，如坐针毡，小伙
子们冒着雨去查看山谷里的水流是否上涨、寨子上
方的山体是否有开裂的迹象。老人们则在楼顶燃起
桑烟，祈祷雨水能有所减弱。然而，那雨水可不会因
人的意志而转移，竟然一直不停的下，致使某些地方
的山体有小规模的开裂，河水暴涨。

有人说这是梅雨季节，再等几天后就会放晴。但
是，今年丹巴的梅雨季节似乎太长了，竟然一下就是
半月有余。原本，我喜欢夏日的雨，它可以消解夏日
的酷热，也可以在雨天里走到野外，嗅一嗅雨点激起
泥土时所散发出来的清香味。但近段时间来的一直
苦雨，已完全淋湿了我的心情，那一点对夏雨的爱也
就慢慢的消退，最后竟然让我也讨厌起这无休无止
的雨落。丹巴一年间的雨量本来极少，大抵都集中在
七八九月份里，其中，七月的雨几乎占据了一年雨量
的大半。因此，夏末的多雨是难免的。记得在1992年
7月，丹巴夏日的雨就特别的多，又特别的大，所有的
沟谷中，溪水仿佛像脱缰了的野马，卷着岸边的沙
石、泥土、石块、朽木等，一股脑儿的从狭窄的沟谷中
喷涌而出，刹那间，地动山摇，整条沟谷都摇晃起来，
及至后来，汇流到河道中，瞬间填满了河谷，最后漫
过堤岸，无情的席卷着两岸的良田，一些沿水而居的
民宅也因此祸及，被掏空了基脚，最后轰然倒塌在激
流中，瞬间没了踪影。今年丹巴的雨也有点那一年的
气势，不过，因为堤岸的坚固，汹涌的河水才没有酿
成大的灾祸，只有出境的两条公路因为山石的滚落
而被阻断，不过在公路人的日夜奋战下，被快速的抢
通。为此，对于这样的雨，任人骂几句，那也是情有可
原的。

不过说到这夏雨，也不能一味的谴责，它也不是
让人厌恶到了极点，只是有点让人嫌而已。这也得从
实际而论，与其去说是时令的缘故，还不如说要看具
体在什么地方而定。在有些地方，雨并不招人讨厌，
但也不必说全是可喜。就说黄龙溪古镇吧，去年夏日
里，因为受不了成都酷热的折磨，我和妻儿一道到这
里避暑。黄龙溪位于成都平原南部，平坝与丘陵交汇
地，府河与鹿溪河交融在一起，流经黄龙溪，因此这
里有着江南鱼米乡的味道。走在黄龙溪古镇青石板
的街道上，天空中的雨仿佛一刻也不敢停歇似地，从
彤云密布的空中落下来，不停的敲打着地面。沿溪流
两旁的鲜花，沾满雨露的花开得格外的艳丽。被游人
踩得光滑的青石板，经雨水的冲洗，光可鉴人，映照
出游人兴奋的脸。尽管细雨绵绵，但仍然挡不住游人
的兴致，他们打着各式各样的伞，慢慢悠悠、毫无目
的地闲逛着，刹那间，一条长长的街道上，到处都晃
动着一朵朵硕大的花朵，且慢慢的挪移。在这座古镇
里，一条溪流穿城而过，溪流的边沟都用巨石堆叠而
成，离水面约高一两尺。这样的沟渠，雨量再大也能
全部容纳，看着溪流奔涌，那一道激流再怎样翻腾，
也是不至于上岸的。因为城中有这条溪流的缘故，因
此，每隔一段路，就有一道石拱桥连接两岸，青年人
们坐在桥头边的护栏上，索性丢掉了手中的雨伞，在
雨幕中，摆出各种优美的姿势让相机定格下自己最
美的瞬间。在一间饭馆里，老板告诉我们，在这里，每
一户人家都从眼前的溪流中取水直接饮用，味道甘
冽可口。

因此住在这样的古镇里，遇见这样连天的雨，其
实完全不用去担心雨水会渗透到房屋里来，因为这
些雨水落在地面上，汇聚在一起，形成水流，顺着坡
度流到了溪沟里，而那一条容纳溪流的沟谷是不会
满的，一直向前奔流，所以才不至于停留在街道上，
形成泽国，这些都得归功于石板路的功劳。

在黄龙溪古镇的街道上，没有下水道的存在，但
是铺设在路面上的石板其实已经包含了供行人行走
以及让水流汇集到溪流中的功能。这些石板底下，都
是由条石作为构架，无论下多大的雨，雨水都会从石
缝中流下，最后都汇入到溪流之中。此时，我们走进
一户旅店中，面前是一块几十平米的场院，坦坦荡荡
的裸露在蓝天下，雨点敲打着地面，然而却看不见雨
水横流、积水成氹的场景，细看之后，这场院的地面
也全是方方正正的石板，原来雨水已从石缝之中渗
进，汩汩的流进了溪流之中。夜晚，我们就留宿于这
座场院里，夜雨一刻也没有停止，睡在小楼上，透过
窗户，整夜的落雨声不绝于耳，固然这是一种格外的
喧嚣，然而在我的心底又何尝不是一种难得的肃静
么，或者感觉是一种享受也无不可，总之带有那种在
故乡完全没有的味道。

在这夜里，便多了一番情趣，感觉那雨声格外的
悦耳动听，仿佛走进了“天街小雨润如酥”的境界之
中，忽然间喜欢上这无处不在的夏雨。蓦然间，故乡
的夏雨又一次浮现在自己的眼前，久雨之后，道路泥
泞，院落积水，黄泥覆盖的屋顶，挡不住雨水的浸泡，
一颗颗水珠从缝隙中渗透了下来，滴落到房屋内。人
们拿出屋里所有盛水的器具，让水珠滴落其间，叮叮
当当，不绝于耳，让人一夜无眠，这是残留在梦中挥
之不去的记忆。想到爷爷曾经给我讲过的老虎怕滴
漏的故事，让人忍俊不禁，在这夏雨绵绵的时节更多
了一番故事，一番意境。

当春风和煦，阳光变得柔媚起来的时候，我在
康定眺望心灵向往的风景。而心灵那样盲然和放
肆，被此起彼伏的欲望煮沸。当我从疲惫中像春柳
舒缓过来的时候，我便想像自己摆脱了尘世俗物
的情景：在故乡圣山庞措的密林中，享受着温暖的
阳光，感受着大地母亲清冽幽静的气息，让心灵纯
净，让欲望安伏；夜晚，在林间山崖下的小木屋里
修行、看书，在转山和修持的过程中，与先祖和神
灵交流，与心中的梦想沟通——啊，我已闻到故乡
山林间泥土和森林的蓊郁气息，感应到那可人阳
光的抚慰，已然体会到清寥的心境了。这近乎是我
退休后的生活远景了。是我有厌世的思想了么？还
是来自心灵的呐喊？获得自由身，才会有自由的心
灵，日子也才会安适恬淡。又想，那时的故乡已经
通了柏油路，有了班车，移动通讯，以及有线电视
罢。有了这些，人的力量便大了。有哲人说：所有物
质的东西实则是强化人的力量罢了，车子是强化
人的脚力，电讯是强化人的耳朵，电视是强化人的
眼睛……现代人实现的是祖先们渴望的顺风耳千
里驹，只是难以自持的人类被物质左右，走向了异
化。同时，我发现人把自己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之后，人的惰性却加强了，人体蜕化得有些虚弱和
荒芜了。时光如飞，我如同大多数人一样，在事物
堆中盲然又忙碌。向着灵魂指向的道路前行变得
这样艰难。人是多么擅于给自己编织笼子啊。上下
班，没完没了的会议，泡制如山的文件，那样多虚
虚幻幻自欺欺人的事件、活动，梦一样虚耗着宝贵
的生命。我不断拷问灵魂，逼使自己踏上远行的
路，我也渐渐学会了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气息、
声音、色彩，体味生命的变化，哺育心灵，让自由的
灵魂生出辽阔壮丽的景象……

我想到一个有些脱俗，从形式主义中走出来
的人。大约是70年代，修筑马鞍山公路的时候。筑
路队分组，以连队相称。劳动之余，经常需要开
会，交代任务，做思想工作，学习。筑路工全是来
自各公社的农民。在农民看来，会议显得虚假而
没有实际意义。不就是洒汗水多修路么，谁不清
楚？况且以劳动量来计算工钱，人人都心知肚明，
不会吝啬卖力。他作为连长，不敢不按指挥部的
要求开会。于是，他也召集，待大家都到齐了，他
问：一连的娃娃们好不好？大家齐声说：好。益西
尼玛好不好？大家又大声说：好。那，散会。整个过
程不到二分钟时间。连长好，大家都好，那还要求
啥呢？！这益西尼玛式的会议在当时广为传扬。当
然，他受到批评是难以避免了。

这场蓝莹莹的大水越发涨得汹涌了。把河谷
整个儿淹没了。青幽幽的青稞、小麦在水中摇曳。
我们没有了出路。人人忙于奔逃。大家拥挤着随
一条绳梯往上攀爬，一个个都不让人。最终象密
密层层的虮子拥塞成一堆，谁也到不了顶。人们
互相踩着拉着，叫着骂着。不断有人掉落，又有人
往上爬。一幅世界末日的恐怖景象。在失手坠落
的惊叫中，我们三人抓住了一节绳头，向着幽幽
青空的深渊坠去。我吓得几乎丢了魂魄。还好，那
绳子幽幽晃荡，终于把我们抛到一条土坡上了。
康明说，幸运呢，快跟我走。他似乎早有预谋，有
一个人在卡则村口等着他。因为绝处逢生，我们
三人不胜欢喜地向前跑去。康明还从树丛中找出
自己的提包和其它行李。我和桑珠空无一物，拣
了一条命已是万分幸运了。那人站在桃树掩映的
土路上。他说他都准备好了，有好几头骡子呢。快
走，康明说。蓝莹莹的水还在往上蹿呢，水的肚腹
都要贴上天的脸儿了。我们骑骡狂奔。最终抵达
了那条炎热的河谷里。那斜倚着山脚的村庄都是
一溜溜的石砌屋，旱地，两岸的山峦长着稀疏的
青杠林。这是桑珠的老家呢。去喝茶？桑珠说。康
明和他突然在村子里消失了。太阳曝烤。我的脑
袋嗡嗡直响。我的眼怎么也睁不开了。我努力眯
缝着眼，方才朦胧中看见一位穿着红毛衣的姑
娘。姑娘说：阿哥，你要喝茶吗？我看见他们进去
了，我说。没有来，姑娘摇头说。房子因为斜倚山
坡，而显得有些倾斜。我更加晕乎起来。我摇晃着
身子走出门，远远看见他俩站在有些枯干的核桃
树下等我。我们下到谷底，那奔涌的河流里一条
条大鱼在自由畅然地游动。一条亮敞的能开上拖
拉机的公路向上游伸延而去。我们的心终于落定
了，尽管前路漫漫……

这雨声从远处过来时，我便听得真切。因为院子里
太静了。靠坡跟的一栋楼四层都空着，就一层零星地住
着几家人。一到傍晚全关了门。静悄悄的。雨点落在草里
会起一层水雾，落在那些阔大的叶子上，就有了声音，丁
丁冬冬，细碎急促而又绵密。这声音是从院墙外传来的，
院墙外是坡，坡上是一个树园，核桃板栗梨和杏子什么
的，乌绿绿一片。我暂住这里，因为它在院墙之外，就称
它为别园。

我整日在这院子里活动，所以每天看见的只是别园
的一角。核桃树的枝股隐在很密的叶子里，搭上这边的
墙头；梨树挂着果，高翘翘地一副凌空的样子；杏树和桃
树隐在墙外的树荫中，看不真切，望一眼，或木纳，或灵
秀，全是一片舒服的绿。就有鸟儿的叫声飞过墙来，高高
低低错错落落地叫人喜欢。天气晴朗的时候，喜鹊是一
群黑领白衫的绅士，从别园的树枝上飞过来，落在门前
的柏树和女贞上，捡最高的枝站了，叽叽喳喳吵嘴。天一
阴别园上空成群的燕子，成一个燕阵，零零落落地低飞，
引得院子里的麻雀一飞一落地骨碌着黑豆样的眼睛，惊
惶不安。要是下几天雨，傍晚和清晨，准会有鸟嘶哑了声
音“一洞洞水”“一洞洞水”地叫得你心里压抑。

天气炎热，屋里自然比不得户外。更是这巨大的楼体
将艳阳遮出一片阴凉，几把靠椅便形成一个纳凉的场面，
背靠了外墙，墙外就是别园，凉气就从墙外进来。暑气正
盛，一伙人斜靠了身子本是假寐养神，却飘忽入了梦乡。
醒时一地月光，就听见有风从别园吹过，园中树叶一起翻
动手掌，哗啦啦响，疑似水声，由远及近，潮起潮落。早醒
者或老或少恐他人着凉，受了风寒，就故意收椅子时弄得
咯吱吱响。将脚板踩得地皮佟佟做声，回屋里去了。

楼前一行塔松一行女贞，支棱着枝丫，傻傻地浸在
如水的夜色里，悄无声息。

这时别园枝梢响动，似有顽童偷摘果子，或桃或杏或
梨。或者用铁钉锤打了鱼刀，将青皮核桃摘了，坐在核桃
树的树杈间，用鱼刀吱呀一声撬开，划着剜一圈，剜出一
盘洁白的果仁，偷偷笑着享用去了。便有女人的声音传过
来，身边带了条狗，喘着气虚张声势地叫着，给女人壮胆。

这或者迎合了我童年的记忆，生出一段遐想。
后来我和爱拉二胡的老王爬山时绕道，去了别园。

园子比想象的要大，树不粗很密。据说园子本是耕地，现
在出外打工，收入远比守着一块地皮耕作实惠。一月打
工挣得的效益，抵了一年土地的收成。农人爱惜土地舍
不得荒了，便栽了一些果木，交由留守的女人看管，摘了
果实变卖，也是收入，如今成了气候。收获之外，居然在
不经意间成就了一个园子，自然宽厚仁德啊！

夏热已是极致，万物成长。孩子们的假期到了，我也
去往城里度假，秋初而归。

秋初，别园一定会是另一番景致。

一帧封面照
◎毛桃

母亲节那天，与妻一起驱车
回老家看母亲。途中，下车购买给
母亲的礼物。妻问：“买什么好
呢？”我说：“就买些吃的，用的
吧。”妻撇撇嘴：“老土，都什么年
代了，还买这些。到前面的花店买
一束康乃馨献给妈妈吧。”我有些
踌躇：送花给母亲确实是一件很
高雅的美事，可母亲不认识康乃
馨，更不知道康乃馨所象征的花
语。妻催促道：“别犹豫了，快去买
吧，让咱妈也浪漫一回。”我想想
也是，因为哪个女人不喜欢花呢？

母亲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农家妇女，但她也是识花，也爱花
的。乡下多野花，一年四季，田边
地头，各种各样的花儿竞相开放，
什么迎春花、鸡冠花、野菊花、腊
梅花，你方唱罢我登场，花开花
落，花落花开，把个乡野打扮得花
枝招展，风姿绰约。可我是个花
盲，除了桃花、梨花、杏花，其他一
概不知。母亲却能随口说出这是
什么花，那是什么花。每年初夏，
母亲总要采撷木香花、栀子花回
来，插在盛了清水的大花碗里，那
或浓或淡的清香溢满农家小屋，
沁人心脾。母亲说：“闻着花香，再
苦再累也不觉得。”是的，只要有
花作伴，勤劳的母亲无论做什么
农活都感到快乐。

然而，爱花的母亲不识康
乃馨。母亲是个极节俭的人，她
从不让儿女为她花钱买什么，
更别说买康乃馨了。曾经有同
事在母亲节这天买了一束康乃
馨献给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听
说买这一束花花了80元钱，很
是心疼，絮絮叨叨地说还不如
买补品。同事后来在办公室里
讲起这件事，很是委屈。所以母
亲节我也就不送花给母亲，不
曾告诉她康乃馨是母亲花，我
怕送花给她也会像同事那样招
来一大堆“浪费”的念叨。每到
母亲节，我打电话给母亲，只是

简单地提醒母亲加几个菜，吃
好点，别亏待自己的身子。现在
看着妻子喜滋滋买来一大束康
乃馨，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母
亲看到这些花，会不会责怪我
们乱花钱呢？

回到老家，母亲正在菜园里
薅草。当我和妻子祝贺她的节日
并奉上康乃馨时，母亲惊呆了，语
无伦次地说：“这，这是什么花？你
们送花给我干什么？”妻子笑着告
诉她：“这花叫康乃馨，今天是母
亲节，在外国，儿女在这一天都要
送康乃馨给自己的母亲。今天我
们也要让您高兴一回。”母亲羞红
了脸，她将沾了泥土的手在围裙
上擦了又擦，才接过花，看了看嗔
怪道：“这花恐怕要好多钱买吧，
你们这么破费干什么？我一个乡
下老太，要什么康乃馨？”

是啊，几十年没有康乃馨的
日子，母亲不也是天底下最好的
母亲吗？母亲养育了五个儿女，操
心忙碌至今。从记事起我就觉得
母亲像墙上的上足弦的钟表永远
没有停摆的那一天。耕田耙地，洗
衣做饭，喂猪赶牛，甚至夜深了还
在昏暗的灯光下为我们缝衣做
鞋。她的所作所为绝不是为了得
到母亲节的祝福，更不是为了几
支康乃馨的绽放。那时的她还不
知道有一种名叫康乃馨的花，她
连有关康乃馨的梦都没做过，她
只是努力地养育她的儿女，一针
一线一丝一缕都是母亲亲情的流
露。回忆起这些往事我才真正明
白，一束康乃馨与铺天盖地的母
爱比起来实在是太渺小了。

母亲虽这么说，可她还是将
我们带来的花瓶灌了小半瓶水，
小心翼翼地把花插在花瓶里，放
在柜台上，目不转睛地看着，饱经
沧桑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与欣慰。

“这花还蛮漂亮呢。”一直在
端详着康乃馨的母亲如是说。

我和妻子相视一笑。

母亲与花
◎吴建

剪 灯 人 语

【【第第22882288期期】】
爱巢。苗青 摄


